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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视信仰：

用“漫感”叙事再现人物事迹

文学即人学，人物形象塑造是检验一部影
视作品的重要标尺。细数近年热播电视剧作
品，从个体到群像，从原型到再创作，人物形象
塑造越来越生动。张桂梅作为家喻户晓的时
代楷模，早已从报纸、纪录片、电影等媒介进入
到公众视野，感动千家万户。如何再现与表现
被广为熟知的人物形象？如何脱离“伟光正”
的创作套路？是本剧叙事面临的难题。

然而为了使得英雄信仰令人信服，很多影
视剧又陷入了另一个创作窠臼，它们乐于以

“小人物成长”的叙事思路来塑造“大写的人”，
他们多半为“利”出发，在逐利的过程中激发出
了个人信仰。例如《八角笼》中的向腾辉一开
始是想用孩子们赚钱而走上了拳击教练之路；

《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因家庭危机不得不接
下走私假药的工作，最终在目睹了一系列草根
众生相之后，开始为病人的生存权而抗争。反
观《狂飙》，从一开始就坚定与黑道势力斗争到
底的安欣似乎总是缺少了可信度和感染力。
因此，不少英模剧书写英雄却不敢直视信仰，
宁可选择去塑造“有缺陷的英雄”。

而本剧编剧原子弹直言“要坦坦荡荡书写
崇高，大大方方畅谈信仰。”《我本是高山》将张
桂梅办女校的初衷归因于继承丈夫的遗志，

《山花烂漫时》却不再纠结“崇高”的理由，丝毫
不带“畏难”情绪地将张桂梅塑造为一个纯粹
的人。

在表现张桂梅的人物形象时，本剧借鉴了
极符合年轻审美的“漫感”叙事，即不将刻画有
动态成长线的“圆形人物”作为第一要义，一定
程度上将人物脸谱化处理，但将人物最鲜明的
特征推演到极致。该剧反复围绕着张桂梅执
着追求和厚德载物的高尚品质做文章，让她这
一性格特征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激发出化学
反应，反而从执拗中书写出了真实与可爱。张
桂梅纯粹的像漫画中横冲直撞的热血青年，全
剧第一场戏从与相亲队抢夺华坪女中的“0号”
学生谷雨开始，面对不讲理的乡亲，她气势汹
汹地“抢走”自己的学生；面对领导时，她敢于
击破一切的“场面话”和“面子工程”，从不遵循
官场秩序；而面对学生她饱含激情，甚至鼓励
同学们写下清华大学这样的目标院校……张

桂梅的“崇高”是极具生命力和穿透力的，对
自我信仰的坚守到了几近执拗的程度，在建
女校这件事上她始终保持着绝对坚定的领导
者形象。

同时，“漫感”叙事自带幽默感，消解了英
雄叙事的悲情和宏大，以举重若轻的方式让信
仰落地。当听到领导给自己钓来了“大鱼”，张
桂梅坐着运猪车连夜赶回学校；女高没有单独
的厕所，唯一的男老师只能晚上不停地起夜护
送学生上厕所……再宏伟的事业终究也是由
平凡日子里的喜怒哀乐组成的，而现实往往比
虚构情节更具戏剧性。剧组经过细致入微的
考察后，大山情境下的戏剧性情节便如泉水般
自然流淌。

好看的故事线：

青春校园剧与奋斗励志剧的融合

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剧集容易出现说教，
抑或是歌功颂德的叙事模式，缺少观剧快感与
审美体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类型化
的创作意识，尤其是在故事主线设置上缺少戏
剧冲突和矛盾。

该剧的故事主线并不复杂，但却融合了两
种叙事类型。一是在张桂梅带领下兴建华坪
女中的主线，展现了以奋斗精神为主题的励志
剧类型。张桂梅与相亲队抢谷雨是本剧的开
篇，也是全剧的缩影。在激烈的争吵中，展现
出张桂梅在全剧中要完成的“办学育人”的贯
穿动作。张桂梅的这口气将老师和领导团队
拧成一股绳，他们要闯过一个又一个的关卡
帮助大山女孩们改变命运，同时也要在两难
之境中实现“我生来就是高山，欲俯视平庸的
沟壑”的理想主义信念，营造出一种特殊的中
式浪漫。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类型贯
穿其中——青春校园剧类型。国产校园剧近
几年几乎销声匿迹，而该剧则敏锐地把握住了

“校园”这一叙事场域。虽然定位为英模剧，但
该剧对于学生群像的刻画并未停留在特殊的
大山语境下，而是将其扩展到青春校园中普适
的自我认同、爱情萌芽、攀比竞争等各个问题
层面，网友更是将其称为“大山版的《我的天才
女友》”。前有谷雨和蔡桂芝亦敌亦友，既在学
习成绩上暗暗较劲，又互相怜惜互相鼓励；后
有“华哥”初潮时以为自己患了绝症，在张老师

的引导下渐渐开始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
学生们所面临的不单单只是“大山里考学”这
一件事，更要在青春期中实现自我人格的完
善。

剧中的两条主线交错叙事、融合发展，最
终形成了奋斗励志与校园青春的融合类型，让
该剧充满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关注个体：

公众议题与个人关切的结合

正如社会学者奈特·米尔斯所言，对于社
会学研究的重要路径是选题要兼顾大众所关
注的“公众议题”和个体所强调的“私人困
扰”。近年，《山海情》《县委大院》《幸福到万
家》等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将宏大叙事与个体
命运有机结合，展现了“脱贫攻坚”“基础教育”

“援疆支边”等重要国家发展战略，也就是大众
所关注的公众议题。但在宏大叙事中，要做到
入情入理、让人信服，很重要的叙事策略是聚
焦个体所关注的“这一件事”。

正如前文所说，本剧坦坦荡荡地书写张桂
梅的信仰，因人性而产生的信仰游移则在配角
团队中展现。重点大学毕业的姚小山来到女
高工作却沦为了同届中混得最差的，因而几次
三番地想要辞职；蔡虹老师怀着对教育的热爱
来到了华坪女高，而艰苦的环境以及不对等的
微薄薪资最终让她选择了离开……全剧始终
以平视的视角关切退缩的人，理解并允许“动
摇”的存在。

其次，真实感源于对困境的具象化呈现。
全剧以几近白描的手法呈现山村女性的生存
状态：谷雨的父亲为了三万块钱就将十四岁的
娃娃送去相亲、妇女因被陌生男人拉了下衣服
就要自缢保清白……这些扎根生活、扎根人民
的细节描写将山村的苦难奇观落地化表现，由
几个典型事例折射出了当年存在于西南大山
中的普遍情况。

该剧不回避社会问题，敢于把社会问题作
为叙事困境与叙事压力直面人物，通过剧中人
物映射现实生活中为了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
的人。诚如编剧袁子弹所言：“本剧不绕开贫
穷和落后问题，不绕开重男轻女问题，不绕开
信仰问题”，只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作品才能
展现出真善美的人性之光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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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人·立线·破题”：

《山花浪漫时》为何这么燃？

图片来源：网络

近日，由费振翔导演、袁子弹等人编

剧、宋佳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山花浪漫时》，
因高口碑、高品质成为业界既叫好，观众又
叫座的现象级作品。本剧以现实英模原型
为基础，以温暖现实主义为创作底色，不煽
情、不刻意、不夸张，讲述了张桂梅筹建云
南华坪女中，改变大山女孩命运的真实故
事。全剧尊重现实基础，在非虚构写作的
叙事基底中，提炼出“一枝红梅”（张桂梅）、
“一座灯塔”（华坪女中）、“一束星火”（女高
教师）、“一片沃土”（基层干部）、“一种可
能”（走出大山的留守女孩）的叙事重点，凸
显出本剧强调“写人、写事、关注个体”的叙
事策略，让观众既熟悉又亲切的真人故事
变成了一部好看的“燃”剧。


